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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证加减，在临床实践中均获良效。
复方是把古方、经验方、角药融为一体，古方的严谨、经

验方之灵活、角药的疗效兼而取之。如治疗热毒痢疾的白头
翁汤加蒲公英、败酱草、马齿苋以增清热解毒之功，白芍药、
甘草、艾叶和中止痛。姜教授使用复方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
就是表里、上下、寒热、补泻、通涩等药并用之方较多。药多
庞杂而法度分明，用药轻平而疗效卓著。
２ ４　 随证加减

姜教授临床非常推崇仲景药物的随证加减。就是有是
症则加是药，病变治也变，证变方亦变，灵活变通，圆机活法。
对于证态的不同，应采用药物灵活加减和药物的剂量的调
整，从量变到质变［２］。如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痰热证态，多
在桑白皮、黄芩、浙贝母、知母、牛蒡子、生薏苡仁、冬瓜仁、瓜

蒌皮、芦根、连翘、虎杖为基础方。若喘息明显，内蕴痰热者，
可加麻黄、生石膏、杏仁；若痰热蕴于肺胃，伴有胸脘痞闷，按
之痛等症，宜加用小陷胸汤；若心烦、失眠者可加黄连、栀子、
豆豉，其中黄连用量应在１０ ｇ左右。使药尽其能，方尽
其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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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析张锡纯《伤寒论讲义》中的气化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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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　 作为近代中西医汇通派的先驱，张锡纯独辟蹊径，师古而不泥古，参西而不背中。他
以脏腑经络为本，以气化释伤寒，阐发胸中大气，倡导肝主气化论，从水火升降论心肾，并结合临床
经验加以补充发挥，主张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仲景六经体系。张锡纯着眼于气化，重新阐释
《伤寒论》中的疑难问题，敢于突破经方不可随意更改的传统观念，对其中的药物、剂量灵活变通化
裁，拓宽经方治疗今病的思路，从而将伤寒学术的研究归于实用，并开近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之
先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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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张锡纯（１８６０１９３３），近代中西汇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
字寿甫，河北盐山人。在二十年代初，就享有“中医四大
家”、“海内二张”、“华北第一捷手”之美誉。张锡纯一生深
研经典，博采众长，师古不泥，理论创新；衷中参西，独辟蹊
径，勤于实践，力主汇通［１２］。

张锡纯对《伤寒论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《医学衷中参西
录》第七期，后人辑出单行本即为《伤寒论讲义》。他以六经
为纲，采取以方类证的方法，以脏腑经络为本，以气化为变选
注《伤寒论》，并结合临床经验加以补充发挥，主张随着时代
的发展不断充实仲景六经体系，这在近代《伤寒论》研究中
独树一帜。本文试对其在《伤寒论讲义》中的气化观探讨
如下。

１　 脏腑经络为气化之本
１ １　 以经络、脏腑、气化论六经

《伤寒论》六经实质为历代医家之争议。张锡纯以脏
腑、经络、气化为主体阐释六经，认为《伤寒论》中六经寓手
经于足经之中，并非只言足经。他在《伤寒论讲义·六经总
论》篇中提出：“伤寒治法以六经分篇，然手足各有六经，实
则十二经也。……凡言某经而不明言其为手经、足经者皆系
足经，至言手经则必明言其为手某经。盖人之足经长、手经
短，足经大、手经小，足经原可以统手经，但言足经而手经亦
恒寓其中矣。”张锡纯还认为经络与脏腑是密切相关的，经
腑相通，经络脏腑是六经的基础，他说：“经者，气血流通之
处也。人之脏腑与某经相通，即为某经之腑，其流通之气血
原由腑发出，而外感之内侵遂多以腑为归宿。”

以脏腑、经络为基础是张锡纯阐释《伤寒论》六经的立
论之本。比如他把阳明分手足二经，白虎汤、白虎加人参汤
所主为足阳明胃腑实热之证，承气汤类方所主则为手阳明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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肠腑实之证，因二经阳明燥金之气相通，对于可以缓下之证，
张锡纯恒以白虎汤加减替代承气汤类方取效，此法更贴近于
临床实际。又如，他认为手少阳三焦经和足少阳胆经既紧密
联系又相互区别。《伤寒论讲义·少阳病提纲及汗吐下三
禁》中说“盖手、足同名之经各有界限，独少阳主膜，人身之
膜无不相通。膜有连于太阳者，皮肤下腠理之白膜也。膜有
连于阳明者，肥肉、瘦肉间之膜也。此为手少阳经以三焦为
腑者也……又，两胁之下皆板油，包其外者亦膜也，此为足少
阳之膜，以胆为腑者也。”因此，介于太阳、阳明之间者为手
少阳三焦经，而传经在阳明之后者为足少阳胆经，如此便解
答了“少阳虽主半表半里，而传经却在太阳、阳明之后”的
难题［３］。
１ ２　 少阳为游部，贯通经气

张锡纯通过对“少阳为游部”和“三焦”的考证，指出六
经传经之路径。通过少阳所主脂膜，伤寒病邪或在太阳、阳
明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和厥阴之间依次传递，或透邪达表，疾病
向愈，他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第五期就设有《三焦考》和《少
阳为游部论》专篇来阐明这个问题。《少阳为游部论》中曰：
“独少阳《内经》谓之游部，所谓游部者，其手足二经，一脉贯
通，自手至足，自足至手，气化流行而毫无滞碍也。”但少阳
主膜，还主三焦，人身之膜“发源于命门”，而“无不相通”，隔
膜及连络心肺之膜为上焦，包脾连胃之膜为中焦，包肾络肠
之膜为下焦。由此观之，指出了手、足少阳虽然并为一经，其
部却不在一处，其之所以为游部者，是通过少阳脂膜，不但二
经气化相互贯通，人身之中凡经络脏腑有不通之处，此二经
皆连络之而使之贯通［４］。

因此，伤寒病邪可由此路径相传。比如，太阴所在中焦
脂膜与少阴所在下焦脂膜相连，那么邪在太阴便可传入少
阴。然外感邪气亦可籍此路径透表外出向愈。譬如《伤寒
论》第１０１条“伤寒中风，有柴胡证，但见一证便是，不必悉
具。凡柴胡汤证而下之，若柴胡证不罢者，复与小柴胡汤，必
蒸蒸而振，却发热汗出而解”讲述柴胡证下后原证仍在者，
可服小柴胡汤得汗而病解，但此节易让人生疑：小柴胡汤原
为和解之剂，为何具有发汗之力？张锡纯认为小柴胡汤之功
用原籍少阳之枢转，将胁下板油（足少阳）中伏藏之邪上升
透膈外出，今经误下之后，胁下所聚之邪兼散漫于三焦（手
少阳），此时仍投以小柴胡汤，则邪之散漫于三焦者可由手
少阳外达于经络以及皮肤作汗而解，而其留于胁下者则同气
相求，借径手少阳亦随之汗解。由此可知，张锡纯持气化论
伤寒可谓有论有据，不落离形论气窠穴。
２　 以气化释伤寒
２ １　 论胸中大气

张锡纯以《灵枢·五味篇》、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》、《灵
枢·邪客篇》为基础，吸取李东垣、喻嘉言等各家所长，把大
气具体化为“以元气为根本，以水谷为养料，以胸中为宅窟
者也”，即大气是博聚于胸中、包举于肺外的大量阳气，它源
于先天元气，受水谷精微及自然之气的滋养，充实于胸中，以

司肺之呼吸，同时对全身产生重要影响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
·治大气下陷方》中曰：“怠临证细心体会，确知肺气呼吸之
外，别有气贮于胸中，以司肺脏呼吸，而此气且撑持全身，振
作精神，以及心思、脑力、官骸动作，莫不赖于此，此气一虚，
呼吸即觉不利，而时时酸懒，精神昏聩，脑力、心思为之顿
减。”若因劳力过度、久病和误药，则会出现大气虚而陷的诸
种复杂证候：气短不足以息，或努力呼吸，喘，或气息将停，
“脉象沉迟微弱，关前尤甚，其刷者，或六脉不全，或参伍不
调”。张锡纯善于培举胸中大气，以升陷汤为主方升补举
陷，并化裁出回阳升陷汤升补温阳、理郁升陷汤升补理郁活
血，醒脾升陷汤升补理中［５６］。

他认为太阳有二腑，一为膀胱，一为胸中，并将陷胸汤类
方、泻心汤类方归结为太阳腑证中的胸证，桃核承气汤则为
太阳腑证中的膀胱证，而对于太阳病中很多方证的认识也是
依据大气论进行阐发，颇具新意。如桂枝汤证，张锡纯认为
其卫气虚弱的根源在于胸中大气之虚损，并指出桂枝汤方后
注中“啜热稀粥一升余，以助药力”目的是补助胸中大气。
他还据此化裁桂枝汤，加黄芪以补其胸中大气，加薄荷以助
其速于出汗，加天花粉助芍药退热［２］，或用简便方替代桂枝
汤，方用生怀山药细末两半或一两，凉水调和煮成稀粥一碗，
加白糖令适口，以之送服西药阿斯匹林一瓦。张锡纯认为山
药富有蛋白质，为补肾润肺之品，能培养全身气化，服之能辅
助胸中大气，使卫气外护之力顿强；阿司匹林之原质存于杨
柳皮液中，其性清凉，且有皮以达皮之用，其透表之力最速，
两药合用可得汗而奏效。

又如附子泻心汤证中的恶寒、汗出，张锡纯认为由胸中
大气虚损，卫气不能固摄所导致，故方中用附子补助下焦元
阳，然而，时医多不敢轻用，他则另立变通之法，以黄芪代附
子。因黄芪可补助太阳上焦之腑气，而太阳二腑原本气化互
相流通，补上焦即能上下兼顾而药到病除。
２ ２　 倡导肝主气化

张锡纯认为，肝主一身之气，主持气化，为全身气化之总
司。人身气化过程必赖脏腑协调，才能川流不息，而肝脏是
通过升发先天之元气而施行气化的，“人之元气自肾达肝，
且肝达于胸中，为大气之根本”，“肝主疏泄，原为风木之脏，
于时应春，实为发生之始，肝膈之下乘者，又与气海相连，故
能宣通先天之元气，以敷布于周身，而周身之气化，遂无处不
流通也”。此外，肝脏还具有不断促使先后二天相互资生的
作用，如：肝木能侮脾土，亦能疏脾土，促牌胃相助为用；“肝
主疏泄为肾行气”，“肝气能上达，故能助心气之宣通”，“肝
气能下达，故能助肾气疏泄”，“肝肾充足则自脊上达之督脉
必然流通，督脉者又脑髓神经之所也”，可见肝脏之所以能
疏泄先后二天之气，主要是通过交通心肾，水火既济，发挥大
脑正常功能，促使先后二天相互资生互用［５］。既然肝主气，
那么肝病必然影响到气化，而有虚实之不同。
２ ２ １　 气机壅滞　 肾为二便之关，肝行肾之气，肝主疏泄，
大便之通与不通，实与肝关系密切。在阳明病篇中，张锡纯
就提到服用三承气汤后燥结不下者，用柴胡、生麦芽“触发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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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化，调肝通便的治疗方法。他对柴胡、麦芽作了十分精辟
的分析，认为柴胡之调肝，在于升提；生麦芽之调肝，在于宣
通。柴胡之升提，与麦芽之宣通相济以成调肝气之功，则肝
气之郁者自开，遏者自舒，调其肝郁，即可以通行大便。
２ ２ ２　 气虚欲脱　 气虚欲脱，其脱在肝。张锡纯认为“凡人
元气之脱，皆脱在肝，故虚极者，其肝风必先动。肝风动，即
元气虚脱之兆也。”“见汗出浑身如洗，目上窜不露黑晴，左
脉微细模糊，按之即无，此肝胆虚极，而元气欲脱也”；“元气
之上行，原由肝和敷布，而元气之脱，亦即因肝而疏泄也……
盖元气上脱由于肝，其下脱亦由于肝，诚以肝能为肾行气，即
能泻元气之下出也。”（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来复汤》）因此，
张锡纯对虚证，尤其是极虚欲脱之证都从肝论治，善用山萸
肉进行救治［５，７］。

例如，对于《伤寒论》白通加猪胆汁汤证“少阴病，下利
脉微者，与白通汤。利不止，厥逆无脉，干呕烦者，白通加猪
胆汁汤主之。服汤脉暴出者死，微续者生”，仲景以为此条
“脉暴出者”为不治之证，张锡纯根据多年临证经验，认为此
为元气将脱之象，可用山萸肉大剂煎服救治。他说山萸肉
“救脱之力十倍于参、芪也”，“盖无论上脱、下脱、阴脱、阳
脱、奄奄一息，危在目前者，急用生净萸肉三两，急火煎浓汁
一大碗，连连温饮之，其脱即止，脱回之后，再用萸肉二两，生
怀山药一两，真野台参五钱煎汤一大碗，复徐徐温饮之，暴脱
之证约皆可救愈。”（《伤寒论讲义·少阴病白通汤证及白通
加猪胆汁汤证》）
２ ３　 从水火升降论心肾

张锡纯认为心肾相交在整个人身气化中具有重要的作
用，心肾为水火之根，若以《易经》卦象相喻，则坎上离下为
既济。坎为肾而在上，寓意肾当上济以镇心，离为心而在下，
寓意心当下济以暖肾，心肾之气若相济，则人身中之气化自
然壮旺，心肾之气若相离，则身中之气化遽形衰惫。

张锡纯据此论分析《伤寒论》中的脉象，可谓别开生面。
他认为脉之跳动发源于心脏，而脉之所以跳动有力，则有赖
于肾气上升与心气相济。若少阴经被病邪所困，外邪遏抑肾
气不能上升济心，则无论病性之寒热，其脉象都表现为微细
无力。同理，对于炙甘草汤证的脉结代，心动悸也是因心肾
不交所导致。因此，炙甘草汤的用意在于补助肾中气化，俾
其壮旺与心气相救济为要。

对于少阴热证黄连阿胶汤证，张锡纯认为由于伏气化热
窜入少阴，肾水为伏气所阻，不能上济心火所致。他根据临
证所见进行了发挥，对于患病日久，或肾经素有蕴热，又有伏
气化热激发，以致心肾壮热充实于上下者，此时非黄连阿胶
汤所及，他另立坎离互根汤以补其不逮（生石膏、玄参、生怀
山药、野台参、鲜白茅根、生鸡子黄、甘草），方中石膏、人参
并用，既解少阴实热，又能立复真阴，辅以茅根助肾气上升与
心火相济。玄参性凉，质轻多液，善清浮热除心烦，其色黑入
肾，协同鸡子黄以滋肾补阴。张锡纯谓此方用之救人，莫不
随手奏效（《伤寒论讲义·少阴病黄连阿胶汤证》）。

对于少阴寒证附子汤证、吴茱萸汤证，张锡纯认为交通

心肾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。他说“夫心肾之所以相交者，实
赖脾胃之气上下通行，是以内炼家以肾为婴儿，心为姹女。
婴儿诧女相会，必赖黄婆为媒。黄婆者，脾胃也”。（《伤寒
论讲义·少阴病吴茱萸汤证》）附子汤中的白术，吴茱萸汤
中重用生姜，其立意均在于建运中气，使脾胃之气上下通行，
则心肾自能随脾胃气化之升降而息息相通。
３　 结语

综上所述，张锡纯从气化的角度阐发《伤寒论》，其立意
有三：其一是用气化揭示六经病的病因病机；其二是阐述了
经方对人身气化升降出入的调节作用；其三是着眼于气化，
便抓住了《伤寒论》的辨证之魂，便能重新阐释“少阳虽主半
表半里，而传经却在太阳、阳明之后”的疑难问题；便能与时
俱进，突破经方不可随意更改的传统观念，对其中的药物、剂
量灵活变通化裁，拓宽了经方治疗今病的思路，从而将伤寒
的学术研究归于实用，正如他所说“然吾人生古人之后，贵
发古人所未发，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，实贵以古人之才智
启我，然后能于医学有进步也”，其创新图治之精神则带着
深深的时代烙印。

清末民初正值西风东渐之时，西医学进入中国，流传较
快，影响较大。当时医学界一部分人崇尚维新，侈谈西学，视
中医如草芥；另一部分人则确守旧章，对西医学歧视，中西医
之间俨然成对峙之势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先生挺身而出，主张
不分畛域，择善而从，以彼之长补己之短，师古而不泥古，参
西而不背中［８］。张锡纯在比较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的差别
时指出：“西医所长在实验，中医所长在气化。”为此，他身体
力行，单就研究《伤寒论》而言，不但在理论上做了很多探
索，比如对三焦的考证，提出三焦为人身脂膜（网油）的观
点，还在临床中善于中西药合用，比如用山药煮粥送服阿司
匹林替代桂枝汤发汗。尽管受到时代的限制，张锡纯汇通中
西医学不无牵强之处，但其活跃的思路却能别开生面，独辟
蹊径，虽参西并不失中医本色，实开近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
之先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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